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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星
馳
獲
委
任
為
廣
東
省
政
協
委
員
，
他
坦
言

感
到
榮
幸
，
承
諾
會
履
行
一
切
職
責
，
並
會
以
粵

港
電
影
合
作
及
將
中
國
電
影
向
海
外
推
廣
作
為
提

案
，
有
板
有
眼
。

可
是
最
基
本
的
職
責
：
開
會
，
便
已
做
不
到
，

二
十
三
號
缺
席
省
政
協
的
開
幕
，
及
二
十
四
號
缺
席
廣

東
省
十
二
屆
人
大
會
議
，
更
公
開
表
示
因
本
月
二
十
日

至
下
月
六
日
他
都
要
參
與
親
自
執
導
的
賀
歲
片
︽
西

遊
．
降
魔
篇
︾
的
連
串
宣
傳
活
動
，
早
已
向
大
會
請

假
，
即
是
會
缺
席
大
部
分
政
協
會
議
，
消
息
傳
出
馬
上

引
來
網
民
炮
轟
。

二
十
五
號
他
隨
即
首
次
以
政
協
身
份
出
席
廣
東
省
十

二
屆
人
大
第
一
次
會
議
，
卻
已
遲
了
，
因
為
就
算
他
是

早
已
計
劃
出
席
，
外
界
還
是
認
為
他
只
是
為
了
下
月
十

日
在
內
地
上
映
的
新
片
︽
西
遊
︾
的
票
房
而
作
出
救
亡

行
動
，
若
然
他
先
出
席
了
二
十
三
號
的
開
幕
後
才
宣
佈

告
了
長
假
，
迴
響
不
會
那
麼
激
烈
，
但
世
事
往
往
如

此
，
宣
傳
期
早
已
定
了
，
各
演
員
都
騰
出
了
檔
期
，
場

地
訂
了
，
院
線
影
期
定
了
，
牽
一
髮
便
會
動
全
身
，
更

可
能
涉
及
合
約
問
題
。

當
然
周
星
馳
大
可
以
政
事
為
重
，
缺
席
宣
傳
活
動
，
可
是
︽
西

遊
︾
是
周
星
馳
花
四
年
時
間
製
作
的
心
血
，
亦
是
他
繼
低
票
房
欠

口
碑
的
︽
長
江
7
號
︾，
為
自
己
挽
回
﹁
票
房
保
證
﹂
之
作
。
他
缺

席
，
就
只
有
小
豬
羅
志
祥

和
舒
淇
出
席
造
勢
大
會
，

稍
弱
了
勢
頭
，
見
報
自
然

少
，
宣
傳
大
打
折
扣
，
對

不
起
老
闆
，
可
是
對
得
起

老
闆
卻
對
不
起
大
會
，
陷

周
星
馳
於
困
局
。

百
家
廊

王
曉
華

周星馳做政協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去
年
十
月
杪
，
美
國
華
裔
現
代
舞
蹈
家
藍
藍
來

港
，
告
訴
我
，
她
母
親
聶
華
苓
將
獲
美
國
愛
荷
華

大
學
頒
授
一
個
貢
獻
大
獎
。
與
此
同
時
，
陳
安
琪

為
她
拍
攝
的
紀
錄
片
︽
三
生
三
世
︾
將
於
愛
大
首

演
。

我
對
藍
藍
說
，
我
將
赴
愛
荷
華
見
證
聶
華
苓
獲
頒
授

榮
譽
的
儀
式
。

多
年
來
因
雜
務
羈
身
，
屈
指
一
算
，
與
愛
荷
華
已
暌

違
十
五
年
了
。

我
是
一
九
八
三
年
參
加
愛
荷
華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的
。

那
一
年
參
加
的
內
地
作
家
是
吳
祖
光
、
茹
志
鵑
王
安
憶

母
女
，
台
灣
是
陳
映
真
和
七
等
生
。

這
一
屆
的
作
家
都
很
投
契
，
我
與
兩
岸
作
家
都
是
老

相
識
。
陳
映
真
、
吳
祖
光
、
茹
志
鵑
、
王
安
憶
是
一
見

如
故
，
他
們
之
間
的
話
題
，
無
所
不
包
，
文
學
、
歷

史
、
社
會
、
政
治
都
可
以
談
論
不
休
。

從
愛
荷
華
返
來
，
我
毫
不
猶
豫
地
把
兩
個
女
兒
送
到

愛
荷
華
大
學
唸
書
。

這
是
與
愛
荷
華
所
結
的
兩
段
緣
。

自
一
九
八
三
年
以
迄
的
十
四
年
後
，
一
九
九
七
年
初

夏
我
赴
愛
荷
華
參
加
女
兒
的
畢
業
典
禮
。

再
過
十
五
年
後
，
我
重
新
踏
上
愛
荷
華
之
路
。

愛
荷
華
這
個
原
來
安

如
處
子
的
小
城
，
除
了
原
來

的
五
月
花
公
寓
、Iow

a
H

ouse

之
外
，
還
新
建
了
萬
豪

酒
店
和
喜
來
登
酒
店
。

離
愛
荷
華
只
有
半
個
小
時
的C

edar
R

apid

機
場
也
擴
拓
了
，
候

機
室
比
前
寬
廣
和
現
代
化
，
來
往
的
車
輛
比
過
去
多
了
，
愛
荷
華

更
像
小
城
鎮
了
。

愛
荷
華
雖
然
裝
束
比
前
新
派
了
，
但
她
基
本
還
保
存
了
之
前
優

雅
的
儀
容—

—

萬
幸
她
沒
有
被
過
度
開
發
，
展
現
眼
下
還
是
美
國

小
鎮
的
淳
樸
風
儀
。

其
實
，
這
趟
去
愛
荷
華
，
日
夜
惦
念
的
還
不
是
愛
荷
華
的
風

物
，
而
是
在N

orth
D

uqate
Street

小
山
坡
上
的
主
人—

—

那
一
位

嬌
小
而
堅
毅
不
拔
的
女
人—

—

聶
華
苓
。

正
因
為
這
個
玲
瓏
的
女
人
與
一
個
德
裔
詩
人
保
羅
．
安
格
爾
在

這
個
小
城
，
邂
逅
相
愛—

—

所
激
發
的
澎
湃
的
活
力
，
共
同
成
就

一
番
震
古
爍
今
的
文
學
事
業
。

每
年
來
自
世
界
三
十
多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作
家
，
在
這
個
美
麗

的
小
城
交
流
。
因
為
這
對
異
國
夫
婦
辛
勤
的
耕
耘
，
這
個
小
城
成

為
名
副
其
實
的
文
學
城
。
在
愛
荷
華
寫
作
計
劃
期
間
，
每
天
都
有

文
學
講
座
、
詩
歌
朗
誦
會
、
戲
劇
演
出
或
其
他
藝
術
表
演
。

這
是
全
球
商
潮
聲
中
葆
下
的
一
塊
文
學
淨
土
，
因
為
她
頑
強
地

撐
起
一
角
澄
澈
的
文
學
天
空
。

下
面
是
聶
華
苓
、
保
羅
．
安
格
爾
主
持
的
﹁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作
一
段
簡
要
的
文
字
概
括
：
　

聶
華
苓
和
美
國
詩
人
保
羅
．
安
格
爾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創
辦
愛
荷

華
大
學
﹁
國
際
作
家
寫
作
室
﹂
並
任
﹁
國
際
作
家
寫
作
室
﹂
主

任
。
在
美
國
國
務
院
的
幫
助
下
，
﹁
國
際
作
家
寫
作
室
﹂
發
展
成

為
具
有
崇
高
國
際
聲
譽
的
龐
大
的
文
化
機
構
，
已
經
先
後
接
待
了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區
包
括
中
國
大
陸
、
法
國
、
日
本
、
東
德
、
西

德
、
菲
律
賓
、
印
度
、
伊
朗
、
南
斯
拉
夫
、
羅
馬
尼
亞
、
波
蘭
、

土
耳
其
、
香
港
、
台
灣
、
阿
根
廷
、
巴
拿
馬
、
柬
埔
寨
、
韓
國
、

新
加
坡
、
利
比
亞
、
烏
干
達
等
七
十
來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近
千
位

詩
人
和
作
家
，
為
世
界
和
平
、
文
化
交
流
與
人
類
進
步
做
出
了
貢

獻
，
被
稱
為
﹁
世
界
文
學
組
織
的
建
築
師
﹂、
﹁
世
界
文
學
組
織

之
母
﹂。

︵︽
花
果
滿
樹
的
聶
華
苓
︾
之
一
︶

聶華苓與《三生三世》
彥　火

琴台
客聚

一
月
廿
九
日
是
鄧
麗
君
六
十
歲

冥
壽
之
日
，
今
年
內
地
和
港
、

台
、
星
、
馬
、
日
本
等
地
之
﹁
君

迷
﹂
都
看
作
一
樁
大
事
，
各
處
之

傳
媒
刊
物
都
在
辦
紀
念
特
輯
，
以

示
紀
念
此
一
代
歌
姬
。
內
地
暢
銷
報
刊

︽
南
方
都
市
報
︾
系
列
正
籌
劃
一
個

﹁
歌
姬
六
十
年
﹂
特
輯
聲
言
要
連
載
多

天
，
他
們
特
派
著
名
寫
手
查
小
欣
對
我

這
個
世
叔
專
訪
，
一
述
對
這
位
﹁
有
中

國
人
的
地
方
便
有
她
的
歌
聲
﹂
的
曠
世

歌
后
之
生
平
憶
念
及
感
言
，
再
說
她
一

生
之
經
歷
和
生
命
軼
事
。
鄧
麗
君
之
四

十
二
歲
一
生
人
的
工
作
生
活
歷
程
都
和

世
叔
兼
好
友
之
阿
杜
在
一
起
，
說
起
來
她
的
悲
歡

軼
事
難
以
盡
述
。
憶
至
深
處
，
我
這
世
叔
也
難
忍

老
淚
而
潸
然
飲
泣
。

所
以
可
想
見
這
個
月
底
鄧
冥
壽
之
期
，
東
南
亞

以
至
世
界
各
地
都
有
轉
載
阿
杜
本
人
紀
念
文
章

了
，
真
個
是
不
堪
舊
事
再
提
及
，
再
提
舊
事
淚
一

掬
而
已
。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三
歲
的
鄧
麗
君
以
娃
娃
歌
后
童

星
身
份
隨
團
來
香
港
演
唱
，
是
年
初
當
記
者
之
阿

杜
受
她
父
執
前
輩
宗
維
賡
︵
世
界
攝
影
十
傑
︶
之

託
付
，
全
力
帶
她
會
見
傳
媒
，
成
立
歌
迷
會
，
接

洽
台
期
等
等
，
作
了
全
程
的
無
酬
義
務
經
理
人
，

朋
友
義
氣
關
係
全
在
這
雙
方
無
私
下
構
成
，
傳
媒

江
湖
上
由
此
統
稱
阿
杜
是
﹁
鄧
麗
君
契
哥
﹂
和

﹁
永
遠
經
理
人
﹂，
一
直
到
她
四
十
二
歲
在
清
邁
猝

亡
，
我
們
之
間
沒
有
過
一
毛
錢
的
利
益
溝
通
，
是

以
在
她
活
躍
的
這
四
十
多
年
，
招
待
記
者
和
文
化

界
友
好
之
費
用
、
交
通
費
等
等
都
是
阿
杜
以
叔
父

兄
長
一
樣
地
付
出
，
視
為
親
情
之
樂
趣
，
永
不
問

回
報
永
不
提
代
價
。

今
時
今
日
，
如
此
的
藝
人
和
記
者
之
關
係
，
已

可
說
絕
無
僅
有
了
。

縱
觀
前
無
古
人
歌
后
中
之
后
的
鄧
麗
君
的
一

生
，
可
說
是
天
才
橫
溢
，
命
好
運
差
。
她
之
一
生

人
皆
成
功
而
不
快
樂
，
沒
有
得
過
愛
情
和
婚
姻
之

樂
，
和
小
她
十
七
歲
的
娃
兒
式
伴
侶
保
羅
同
居
而

終
結
生
命
，
到
死
無
人
訴
衷
曲
，
無
人
訴
心
事
，

真
正
的
孤
獨
鬱
鬱
而
終
，
死
時
父
母
三
兄
一
弟
一

個
都
不
在
身
邊
。
所
以
友
儕
間
一
問
起
，
如
何
評

論
，
阿
杜
往
往
只
回
以
兩
個
字
：
﹁
可
憐
！
﹂
她

是
中
國
歌
藝
史
上
最
成
功
最
富
盈
的
歌
手
，
卻
也

是
最
貧
窮
淒
然
孤
寂
之
人
，
提
及
此
友
，
又
怎
能

不
同
聲
一
哭
？
命
運
之
前
，
人
是
永
不
公
平
公
道

的
。

歌后冥壽
阿　杜

杜亦
有道

鼠

正
北
方
乃
肖
鼠
者
本
年
的
桃
花
方

位
，
不
妨
將
睡
床
移
往
家
中
的
正
北
位
置
又

或
選
擇
入
住
大
門
向
正
北
的
住
宅
，
相
關
的

轉
變
將
有
助
提
升
人
緣
及
愛
情
的
運
勢
。

牛
、
虎

東
北
方
乃
肖
牛
及
肖
虎
者
本
年

的
正
財
方
位
，
不
妨
將
睡
床
移
往
家
中
的
東
北
位

置
又
或
選
擇
入
住
大
門
向
東
北
的
住
宅
，
相
關
的

轉
變
將
有
助
提
升
閣
下
穩
定
的
正
財
收
入
。

兔

正
東
方
乃
肖
兔
者
本
年
的
不
利
方
位
，
如

閣
下
的
住
宅
大
門
向
正
東
方
或
睡
床
剛
好
位
於
家

中
的
正
東
位
置
，
閣
下
本
年
務
必
提
防
受
到
是
非

及
官
非
的
問
題
困
擾
，
生
活
宜
奉
公
守
法
，
步
步

為
營
，
更
應
主
動
遠
離
是
非
之
地
。

龍

東
南
方
乃
肖
龍
者
本
年
的
大
利
方
位
，
不

妨
將
睡
床
移
往
家
中
的
東
南
位
置
又
或
選
擇
入
住

大
門
向
東
南
的
住
宅
，
相
關
的
轉
變
將
有
助
提
升

讀
書
考
試
、
職
位
升
遷
、
人
緣
及
愛
情
的
運
勢
。

蛇

東
南
方
乃
本
年
的
﹁
太
歲
方
﹂，
對
﹁
值
太

歲
﹂
的
肖
蛇
者
破
壞
力
尤
其
強
大
。
如
閣
下
的
住

宅
大
門
向
東
南
方
或
睡
床
剛
好
位
於
家
中
的
東
南

位
置
，
閣
下
本
年
務
必
提
防
受
到
精
神
情
緒
的
疾

患
、
痛
風
症
以
及
因
意
外
而
令
股
骨
受
傷
或
發
炎

等
毛
病
的
嚴
重
困
擾
。
天
命
建
議
閣
下
應
於
立
春

日
前
︵
新
曆
二
○
一
三
年
的
二
月
四
日
︶
搬
離
相

關
的
住
宅
，
又
或
把
睡
床
暫
時
移
往
別
的
方
位
，

免
受
頑
疾
困
擾
。

馬

正
南
方
乃
肖
馬
者
本
年
的
喜
事
方
位
，
不
妨
將
睡
床

移
往
家
中
的
正
南
位
置
又
或
選
擇
入
住
大
門
向
正
南
方
的
住

宅
，
相
關
的
轉
變
將
有
助
提
升
婚
嫁
、
生
育
及
地
位
的
運

勢
。 蛇年十二生肖風水提示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在
美
國
得
州
的
達
拉
斯

學
區
，
只
要
是
區
內
就
讀

小
學
二
年
級
的
學
生
，
學

校
為
鼓
勵
看
書
，
只
要
學

生
看
完
一
本
書
，
學
校
就

會
付
給
他
們
二
塊
美
元
。
不

過
，
為
了
證
明
學
生
確
實
看
過

那
本
書
，
必
須
透
過
電
腦
完
成

一
份
試
題
，
證
明
為
真
，
才
能

拿
到
獎
金
。

這
樣
有
什
麼
效
果
呢
？
調
查

發
現
，
達
拉
斯
學
區
內
的
小
學

二
年
級
學
生
，
到
了
年
底
成
為

了
閱
讀
能
力
最
好
的
學
生
。

我
在
想
，
如
果
三
年
級
就
取

消
這
樣
的
獎
勵
，
那
些
原
本
看

書
的
學
生
，
還
會
繼
續
看
書

嗎
？
還
會
主
動
去
找
書
本
來
看
嗎
？

看
書
的
習
慣
是
怎
樣
形
成
的
呢
？
我
說

不
是
看
那
些
學
校
必
須
考
試
的
書
，
而
是

看
那
些
有
益
身
心
的
課
外
讀
物
。
假
如
學

校
不
指
定
學
生
看
一
些
像
小
說
之
類
的
讀

物
，
學
生
會
想
到
去
看
嗎
？

記
得
我
讀
中
小
學
的
時
候
，
英
文
課
就

指
定
要
讀
一
些
世
界
名
著
，
那
時
，
出
版

社
是
有
出
版
階
梯
叢
書
的
，
即
是
依
程
度

來
改
寫
世
界
名
著
，
讓
學
生
閱
讀
。
我
就

是
在
那
個
時
候
培
養
出
看
小
說
的
習
慣
。

假
如
學
校
當
時
沒
有
指
定
閱
讀
，
我
還
會

養
成
日
後
看
書
的
習
慣
和
喜
歡
文
學
作
品

嗎
？用

金
錢
來
作
誘
因
，
誘
導
學
生
從
小
養

成
看
書
的
習
慣
，
一
旦
金
錢
誘
因
消
失

後
，
看
書
的
動
力
還
會
存
在
嗎
？
能
夠
因

此
而
培
養
出
學
生
終
身
閱
讀
的
興
趣
嗎
？

這
個
課
題
，
香
港
的
教
育
界
不
知
作
過
研

究
沒
有
？
或
者
香
港
的
教
育
界
，
才
不
會

去
關
心
學
生
是
否
看
書—

—

我
是
指
課
外

讀
物
，
他
們
關
心
的
，
只
是
考
試
的
成
績

而
已
。 看 書

興　國

隨想
國

東
浩
紀
另
一
為
輕
小
說
升
格
的
努

力
，
是
把
後
現
代
的
概
念
融
入
輕
小
說

的
討
論
範
圍
內
。
當
然
，
既
然
輕
小
說

放
棄
對
作
家
原
創
性
，
以
及
故
事
寫
實

性
的
追
求
，
改
以
後
設
手
法
為
據
，
加

上
又
以
資
料
庫
消
費
的
創
作
觀
出
發
，
自
然

已
經
具
備
充
分
的
後
現
代
性
。
不
過
他
也
不

至
於
以
概
念
轉
移
的
手
法
來
混
淆
視
聽
，
提

醒
大
家
對
後
現
代
性
及
後
現
代
主
義
的
區

分
。事

實
上
，
日
本
小
說
的
文
壇
中
，
早
已
存

在
後
現
代
主
義
的
文
學
風
潮—

—

以
解
構
近
代

文
學
面
貌
為
前
提
，
利
用
新
銳
的
小
說
手
法

去
構
築
後
現
代
意
識
，
以
知
性
及
複
雜
的
態

度
營
構
強
烈
的
作
家
形
象
。
日
本
小
說
家
如

筒
井
康
隆
、
高
橋
源
一
郎
及
島
田
雅
彥
等
都

是
代
表
性
人
物
，
與
輕
小
說
給
人
的
印
象
可

謂
有
天
淵
之
別
。

此
所
以
東
浩
紀
其
實
想
強
調
的
是
後
現
代

的
社
會
屬
性
，
從
而
作
為
解
釋
及
說
明
輕
小

說
的
特
質
，
而
非
企
圖
與
文
學
上
既
有
的
後

現
代
主
義
思
潮
混
糅
。
但
與
此
同
時
，
他
沒

有
放
棄
以
後
現
代
性
去
爭
取
輕
小
說
更
廣
受

文
化
界
注
目
及
認
同
的
努
力
。
他
以
推
理
小

說
的
發
展
來
加
以
說
明
，
在
九
十
年
代
後
半
期
出
現

﹁
新
本
格
派
推
理
﹂
派
被
人
物
小
說
入
侵
的
現
象
。
其
中

的
代
表
人
物
為
輕
小
說
的
先
行
作
家
清
涼
院
流
水
，
九

六
年
出
道
的
他
，
把
推
理
範
疇
的
既
有
規
範
一
一
打

破
，
自
然
而
然
成
為
被
先
行
作
家
及
批
評
家
攻
擊
的
對

象
。
但
東
浩
紀
認
為
他
們
只
是
過
敏
，
清
涼
院
所
代
表

的
不
過
為
融
入
了
後
現
代
性
的
人
物
小
說
創
作
法
則
，

流
露
出
﹁
動
漫
式
寫
實
主
義
﹂
新
變
傾
向
而
已
。

而
東
浩
紀
的
結
論
，
其
實
也
可
看
成
為
一
種
呼
籲
：

那
就
是
人
物
小
說
的
問
題
，
已
非
僅
屬
御
宅
族
發
展
史

的
插
曲
而
已
，
往
後
必
須
要
從
更
廣
闊
的
文
化
及
社
會

視
野
去
審
視
。
他
自
云
目
前
所
採
用
的
﹁
動
漫
式
寫
實

主
義
﹂
名
目
，
也
可
看
成
為
於
自
然
主
義
式
的
寫
實
主

義
衰
退
後
，
進
入
後
現
代
世
界
中
所
出
現
的
紛
紜
多
樣

的
人
工
環
境
式
的
寫
實
主
義
，
也
是
日
本
發
達
的
一
種

形
態
表
現
。

輕小說的後現代本質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自從人類開始理性地關注自我以後，幸福這個
話題就總是顯現出雙重品格：既淺顯得似乎無需
多言，又複雜得讓人如臨深淵。面對多如繁星的
相關論斷，許多個體選擇了最簡單的道路——跟

感覺走，吾心安處是故鄉。然而，感覺時常引
導我們走向苦難，心靈的安寧並非總是意味 快
樂。於是，喜歡思考者難免會追問：世界上是否
真的存在幸福？有沒有獲得幸福的終極秘笈？為
了回答這個問題，西方學者麥馬翁（Darrin M.
Mcmahon）追尋西方文明的軌跡，寫下了洋洋數
百頁的巨著《幸福的歷史》，雖則書中所述幸福觀
大多源於複雜的大腦，但對吾等凡人也不無啟
迪。

在西方文化的起源處，幸福一度被認為是來自
上天的恩賜，與凡人的努力無關：「幸福是臨到
我們的東西，我們不能掌控它。」福壽天成：天
上的星辰、隱秘的宇宙法規、諸神的意志，這些
才是幸福的起源，凡人所能選擇的不過是承受變
幻莫測的命運，享受偶然降臨的幸福。「沒有一
個人能夠逃掉注定的命運」，希羅多德曾如是感
慨。在悲劇《俄狄浦斯王》中，作者索福克勒斯
也借歌隊之口告誡觀眾：「不要說凡人是幸福
的，在他還沒有跨過生命的界限，還沒有得到痛
苦解脫之前。」不過，到了索福克勒斯的時代，
古希臘出現了一個著名的轉折：凡人開始挑戰諸
神的權威，個體不再輕易服從命運的安排，只有
試圖抵抗命運的英雄才配當主角。雖然他們的抵
抗大都失敗告終，但對抗命運的嘗試還是使「福
壽天成」的原始觀念受到挑戰，一種新的幸福觀
開始成形。

無論從何種角度研究西方歷史，公元前五世紀
都是個不能繞過去的階段。值此時代，世人目睹
了雅典公民創造的一種新型政治——由「demos

（人民）」掌控「kratos（權力）」的「demokratia
（民主）」。從那以後，政治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

而是所有公民的事業。自我治理的新型實踐「為
所有人提供了平等的正義」，把普通公民推向了歷
史的前台。參與的自由激發了個體的榮譽感和創
造力，推動他們追求自己的幸福：「正是在民主
的雅典，個人才能提出那項偉大的、有誘惑力的
目標，他們敢於這樣夢想：他們能夠為自己追尋
幸福並獲得幸福」。於是，宿命論的宇宙框架開始
鬆動，人不斷擴大自治範圍，「甚至跨入了一直
屬於諸神的領地」，嘗試為自己制定幸福的尺度。
在柏拉圖的《會飲篇》中，我們可以看到縱論天
下的雅典知識分子給幸福下了兩種主要定義：其
一，幸福就是與愛神（Eros）親近；其二，幸福就
是在追求至善的過程中體驗銷魂的快樂。前者樹
立了尊重感覺的幸福觀，後者則強調：只有在自
我掌控的過程中，靈魂才能抵達至善之境。這兩
種答案表面上相互牴觸，但其共同點清晰可見：
追求幸福的權利屬於個人，獲得幸福是自我治理
活動的一部分。自我治理是個人追求自己的目
的，幸福就誕生於實現計劃的過程中。只要我們
不放棄追求的權利，「幸福將被普遍享有」。

在人類思想史上，古希臘人對於幸福觀的最大
貢獻在於：告別了「福壽天成」的原始幸福觀，
將創造和體驗幸福當作一種積極的活動。當然，
他們也同時設定了這樣的反命題：沒有追求能力
的人無幸福可言。幸福的前提是為自己設定一個
目標，走向屬於自己的地平線。人的目標可能迥
異，但實現目標的行動卻是獲得幸福的普遍前
提。個性即命運，自我實現就是幸福。現在看
來，這種幸福觀被大多數後世西方人所繼承。無
論是將幸福定義為「沉思真理」（中世紀），還是
強調塵世滿足的文藝復興時期和個體獨立的啟蒙
極端，抑或是思想更加多元的當代，有關幸福的
定義都始終與自我實現相關：

啊，幸福，我們生存的終點和目標！
美善，快樂，安適，滿足！不論冠上什麼名

字：
你依然是喚起我們永恆歎息的事物，
我們為你而活，也因為你而敢於赴死。
幸福誕生於走向目標的過程中。人走在自己的

前方，回過頭來欣賞和肯定奔向未來的自己，這
種自我實現的意志就是幸福的源泉。所謂的幸福
感歸根結底就是力量感。你想成為一個幸福的人
嗎？別趴下，站直了，說出你的獨立宣言，唱出
你的獨立之歌，走向你的地平線。每個幸福的人
都是小小的造物主，都是掌控自己生活的君王。
即使在倡導平等的民主社會中，幸福也不可能是
人人享有的福利：「憲法只給你追求幸福的權
利。抓住幸福得靠你自己。」（富蘭克林語）在

《查拉斯圖拉如是說》中，尼采曾以優美的詩句道
出了「幸福公式」：「你們所謂世界，應當為你
們所創造：你們的理智、想像、意志與愛，應當
變成你們的世界！真的，你們這些求知者，這是
為 你們的幸福。」自我肯定是幸福的前提。人
的幸福只能來自他自我肯定的行動。只有當個體
強大到可以自我肯定時，他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幸
福的人。當要站立者站立起來時，在擁有目標者
實現自己的目標之際，幸福才有可能誕生。除此
之外，它沒有第二條誕生的通道。幸福不能源自
別人的恩賜：你可以送給別人財物，但無法送給
他站立起來的意志，設定目標的能力、走向未來
的激情，當然也無法贈與他幸福。福不徒來：缺
乏自主性的人即便幸運，也至少暫時與幸福無緣
——沒有目標，沒有比活下去更多的理想，沒有自
我站立的意志，也就喪失了創造、維持、體驗幸
福的能力。幸福不是對弱者的補償，而是強者的
自我嘉獎。這就是幸福的歷史所蘊含的終極秘
密。

在1943年出版的《西西弗的神話》中，法國作
家加繆曾經提到諸神對西西弗的懲罰：不停地將
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石頭由於自身的總量又滾
下山去，於是，他只能不斷重新開始，投身於無
效的勞作。然而，在加繆看來，苦役中的西西弗
有權宣稱自己幸福：他蔑視諸神的規定，決心掌
控自己的命運，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受難的西
西弗搬動巨石，重新安排自己、巨石、山峰的關

係，在天地間組織起一個屬於他的世界，這正是
他有權宣稱自己幸福的理由：

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腳下！我們總是看到他身上
的重負。而西西弗告訴我們，最高的虔誠是否認
諸神並搬掉石頭，他也認為自己是幸福的。這個
從此沒有主宰的世界對他來講既不是荒漠，也不
是沃土。這塊巨石上的每一顆粒、這黑黝黝的高
山上的每一顆礦砂唯有對西西弗才形成一個世
界。他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使一
個人心裡感到充實。應該認為，西西弗是幸福
的。

雖然西西弗的世界總是在誕生之際就已崩潰，
但他總能使它立刻獲得新生。他注定失敗，卻永
難被戰勝。在悖論的刀鋒間，在苦難和喜悅的永
恆輪迴中，他展現了不屈的意志，不斷把自己推
向幸福的巔峰。自我實現的人無論幸運與否，都
可能置身於自己的福地。當人開始將自我確立的
動姿投射到天地之間時，他已經走上了創造幸福
的道路。從這個角度看，西西弗的選擇對所有人
都有啟迪意義。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幸福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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